
总第6299期 配图 汤青
投稿热线：essay@cnnb.com.cn

A07 2017年5月1日 星期一 责编/李菁 美编/雷林燕 照排/陈科三江月

晨练健行，要路过一处早市。寒暑易节，时令变
换，早市总会迎着朝阳，渐次开张，准时轻声唤醒熟睡
的小城，徐徐拉开市井生活一天的喧嚣。而我驻足流
连其间已成惯然，漫不经心之间却又似在叩问内心，
启醒自己在往来熙攘的尘世中不致迷途。

早市，醒得早，却也井然。各家摊主互不言语，悄
然在自家地盘拉开阵势，绝不越界；一眨眼工夫，空阔
的便民市场已是摊点密布，人流涌动，一派繁忙。

炸油条的大哥，从凌晨早起辛苦和好的满满一盆
面中揪出一块，甩于案板，胳膊在空中划出一道动人
的弧线。揉条、抹油、下刀、抻面、入锅，动作麻利流
畅，足见功力。柔软的条面在滚烫的沸油中瞬间沉
浮，眨眼间从软到硬，由雪白至金黄；大嫂在锅旁挥着
长筷，挑按翻炸，片刻出锅；一根根码于筐内，香味弥
漫，分外诱人。

长条桌、小圆凳已摆好。静坐一隅，要两根油条，
皮脆里糯，喷香爽口；要一碗豆腐脑，雪白软嫩，料足
味鲜；或来一碗小米粥、一枚茶叶蛋、一碟咸菜，如此
堪称绝配。一旁，热气腾腾的板面、包子，香气扑鼻的
鸡蛋灌饼、煎饼果子，皆已奉上。略带睡意的上班族、
上学族，或是农民工、背包客，炎夏寒冬，不分彼此坐
于露天之中，吃一顿便捷可心的早餐，一抹嘴一拍肚
一昂头，匆匆上路，各自忙去。

卖菜的大婶，守着满满一板车新鲜蔬菜，笑逐颜
开地向往来顾客“自夸”：这茄子、西葫又嫩又光溜，这
豆角、黄瓜早上刚摘还顶着花儿，这香菜、韭菜、生菜，
采割时弄了我一身露水呢！您就放心吃吧，自家地、
农家肥，绝对绿色纯天然……各种应时蔬菜，鲜嫩可
人色泽艳丽，分类整齐码好，工艺品一般。看着，恍然
若见一片生机盎然的菜园地、一家辛勤劳作的庄户
人。卖鱼卖肉的，卖豆腐卖山药的，片刻间，便能让挑
剔的家庭主妇、煮夫们一通砍价后满载而归，点亮各
家餐桌。

水果摊，色彩、形态、香味各异的水果琳琅满目，
怡人又养眼。那些来自天南海北、山地平原、沟谷丘
陵的水果，汇集了产地的日月天地水土之精华，几经
辗转，聚于一车，慢慢卸下，呈现于此。来自南国的橘
柚、香蕉、菠萝、荔枝、猕猴桃，来自北方的苹果、葡萄、
草莓、鸭梨、哈密瓜，就连少见的杨桃、榴莲、山竹、佛
手、火龙果，也可在小城朴素的早市摊位看到，着实吃
了一惊。一番忙碌过后，憨厚的摊主小哥坐于一旁，
静候第一位顾客与这些美丽的水果相遇。

远在乡下劳作的大爷大妈，也挎着篮、挑着担、背
着袋、推着车，风尘仆仆来赶早市。那一篮桑葚，是翻
山越岭从沟里采摘的，又紫又甜；那一担柿子，是用大
缸泡、柴草烧的传统方法沤制的，又甜又脆；那一袋洋
芋，是刚从地里刨的，还带着新鲜的泥土；那一车红
薯，是在地窖里存放一冬取出来的，蒸煮烤炸，绝对甜
糯可口。应季的香椿、榆钱、杏李、南瓜、豆谷，纯手工
制作的柳条篮筐、实木砧板、虎头童鞋、农家煎饼，带
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走出农村客居城里的游
子们纷纷聚拢来，寻找那份久违的乡愁。

早市需早起，不由对那些早早起床的摊主与顾客
深感敬佩。曾文正公说：“做人从早起起。”早起，这开
门第一件事做到了，便是开了好头。俞平伯先生也曾
有诗：“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特别是在寒冷
冬季，能撇开暖暖的被窝早起的人，需要的是毅力、决
心和坚持，也一定能走得远。每天赶早市的人们，虽
不一定皆会功成名就，甚至长期生活在底层，但都是
怀揣“小目标”，奔着殷实自足的生活来来又去去，爱
生活忙生活拼生活，向着美好迈开早起第一步。

穿越早市，健行逐路，但脚步分明轻快了一些，心
情倏地释然了许多，断定这一天都是快活的。早市，
明早再相约……

近年，在傍晚或者凌晨的时候，总能
听到几声“嘎、嘎”的叫声。丈夫听到叫
声，常跑出去看，说是有两只或者三四只
体态小巧轻健、暗红和绿褐色间隔羽毛的
野鸭飞过。它们飞得很低，让人看得清
楚。我说：“真的是野鸭吗？”丈夫说应该
是的，除了野鸭还会是什么呢？我又说：

“就当不是野鸭吧。只要能飞来这儿，也
是尊贵的客人。”

在一幢高楼与另一幢高楼的缝隙中，
又是在霓虹亮如白昼的夜色里，毕竟还有
飞翔的动物在鸣唱，不禁给人们带来一些
悦意和想象的空间。想象中，家门口有了
一片泥土芳香绿草茵茵的湿地，可爱的小
生灵们各从其类地安然栖居，自由来往。
我心中充满憧憬，似乎感受到了小生灵生
机勃发的生命律动，如同在老街见到“碶
上墩”桥畔停歇着的白鹭。那几只收颈伸
嘴气定神闲的白鹭，让我恰似见到老友久
别重逢般的激动，常大声嚷着要丈夫快
看！

今日凌晨，丈夫又高兴地告诉我：他
在庐山路的高架桥上，见到了一群大雁飞
过，有四十余只，队阵和从前的一样。丈
夫的话让我眼前似乎又见到了从前见到
过的家乡上空的雁阵。

儿时，住在有着田园风光风景优美的
周隘陈村。房东婆婆的小屋墙外，有一大
块地势颇高的小操场般大的“火烧场”。
火烧场上有碎砖断瓦堆成的碉堡似的“高
墩头”。站在高墩头仰望天空，湛蓝通透，
空旷寥廓；俯瞰原野，远处山影绰绰，近处
绿波逐浪，点缀着色彩鲜艳的小野花。如
在余晖依依暮霭四合的黄昏，忽然头顶上
空传来“嘎嘎嘎”的鸣叫声，小孩们停止嬉
闹，望向空中：“快看，硬鹅来了。”（家乡人
对大雁的称呼）。在深蓝的天幕下，一群
雁阵从山峦那边飞翔过来，平展展的雁行
总是斜斜地排成“一”字或者“人”字。有
别于雀鸟“嗖”地空中一掠，似在炫技；也
有别于鹰雕起飞，盛气凌人，尽显霸气。
大雁是一个守规则齐整的群体，会让人想
起列队出征的战士。尽管暮色苍茫，还是
从容淡定，不急不缓，不疾不徐，列队而
过，如同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那既是一首

诗，又是一曲歌。
调皮的小孩们看着一副犹如剪影般

的画面，仿佛在看露天电影中一幕激烈生
动的镜头，屏息静声地看着雁阵渐行渐
远。人小视力好，会看到体形强健的大雁
在外侧或人字带头阵，稚小的在中间。待
它们消失在视野中，我们又大声地朗读起
读过的课文：“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
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

后来长大了一些，火烧场不去玩了，
但大雁飞过的景象，定要再去看一下的。
看到硕大规整的“人”字或者“一”字形的
雁阵，真如古人所形容的“鸣则相和，行则
接武，前不绝贯，后不越序”。我常引发遐
思：大雁是不会用言语交流思想的动物，
但它们会用有规则的队阵来显示群策群
力的集体形象，作为形象化身的支撑结
构，就是它们团结友爱、顺从顾全大局的
有序组合，“行如兄弟影连空”。

雁落于平川，无所谓阵形。或二三低
首，或零落啄羽，我都没见到过。小时候，
我好奇地问母亲：“大雁没飞上空中之前，
它们住在什么地方？”母亲的回答却不能
让我满意。但让我欣赏和铭记的是，它们
一旦飞跃上空离开地面，就是翅开先作字，
风里自成行。我观察得很仔细：最常出现
在“人”字阵形那一撇一捺之间相连的尖
头的，是一只尤为强健的大雁，略伸于前。
与它相依傍的两只也是翅翅贴紧，但不越
规，尾随其后。这个“人”字，不是松垮、分
散、斜坍的，而是能竖立起来的稳固坚实又
均匀的大写的人字造型。像什么？像箭
镞，带着凝重、强盛穿透力的威力，顶风逆
上，不畏云冷霜寒、露重雾湿，跨越重重高
山条条江河。年年岁岁春分后，已是陌上
花开桃红柳翠，它却要飞往北方；直至梧桐
叶落的秋分后再回来。南下不过衡阳，北
出雁门山，止栖于朔漠。几多磨难，几多险
阻，总是保持着出发时的阵形。

大雁们这条南来北往艰难漫长的行
程，半路上肚子饿了怎么办？我也问过母
亲。记得母亲吟诵了一首苏辙老先生的
诗，清楚地记得其中两句是“马驰未觉西
南远，鸟哺何辞日夜飞”。当时，我似懂非
懂。

回思大雁留存的种种记忆，如今，家
乡的上空又见到了它们的踪影。大雁
呵！你们再飞回来吧！延续了多少年代
的“落日天风雁字斜”的绝妙景象，不能消
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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